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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宓
，
一
八
九
五
年
生
，
陝
西
涇
陽
人
，
著
名
文
學
評
論
家
、
紅
學
家
、
教

育
家
、
詩
人
，
中
國
比
較
文
學
研
究
奠
基
人
。
早
年
赴
美
留
學
，
吳
宓
師
從
新
人

文
主
義
文
學
批
評
運
動
領
袖
白
璧
德
教
授
，
研
習
比
較
文
學
、
英
國
文
學
和
哲
學

。
由
於
在
哈
佛
學
問
超
群
，
吳
宓
與
陳
寅
恪
、
湯
用
彤
並
稱
為
﹁哈
佛
三
傑
﹂
。

學
成
歸
國
，
吳
宓
歷
任
清
華
大
學
、
西
南
聯
大
、
武
漢
大
學
、
西
南
師
範
學
院
教

授
。

在
中
國
，
世
界
文
學
和
比
較
文
學
的
研
究
，
為
吳
宓
首
創
。

他
是
中
國
比
較
文
學
的
先
驅
，
是
系
統
學
習
比
較
文
學
的
學
者
，

是
高
等
學
校
開
設
比
較
文
學
課
程
和
運
用
其
理
論
方
法
研
究
中
國

文
學
的
第
一
人
。
吳
宓
曾
發
表
《
新
文
化
運
動
》
和
《
中
國
之
新

舊
事
物
》
等
比
較
文
學
論
文
，
把
比
較
文
學
引
入
中
國
學
術
領
域

，
為
比
較
文
學
學
科
的
建
立
奠
定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在
清
華
大
學

，
吳
宓
開
設
了
﹁中
西
詩
之
比
較
研
究
﹂
，
使
比
較
文
學
進
入
了

高
校
課
堂
。
他
還
用
比
較
文
學
的
方
法
，
講
授
西
歐
文
學
，
從
而

培
養
了
中
國
第
一
代
比
較
文
學
的
研
究
人
才
。

吳
宓
是
著
名
紅
學
家
，
對
《
紅
樓
夢
》
的
研
究
，
造
詣
精
深

，
享
譽
中
外
，
與
胡
適
、
蔡
元
培
、
俞
平
伯
等
紅
學
專
家
比
肩
，

也
是
最
早
將
《
紅
樓
夢
》
推
介
到
國
外
的
權

威
學
者
之
一
。
青
年
時
代
的
吳
宓
，
即
對

《
紅
樓
夢
》
感
興
趣
，
並
深
愛
着
這
本
書
，

說
《
紅
樓
夢
》
是
古
今
第
一
書
。
在
國
內
做

教
授
時
，
他
到
各
大
學
作
《
紅
樓
夢
》
學
術

報
告
，
曾
轟
動
一
時
。
他
發
表
的
紅
學
系
列

論
文
，
在
紅
學
界
的
影
響
極
大
。
可
以
說
，

吳
宓
對
《
紅
樓
夢
》
的
研
究
，
是
紅
學
研
究

的
里
程
牌
。

吳
宓
對
《
紅
樓
夢
》
的
研
究
，
可
謂
癡
愛
。
他
常
以
紫
鵑
自

詡
，
像
紫
鵑
愛
護
林
黛
玉
一
樣
熱
愛
《
紅
樓
夢
》
。
據
說
，
戰
時

昆
明
有
家
取
名
﹁瀟
湘
館
﹂
的
牛
肉
館
，
吳
宓
聞
知
後
，
認
為
褻

瀆
了
林
妹
妹
住
的
地
方
。
他
提
着
手
杖
，
斯
文
人
幹
起
了
暴
力
買

賣
，
毫
不
客
氣
地
砸
了
牛
肉
館
。

在
五
四
新
舊
文
化
衝
突
的
時
期
，
吳
宓
顯
得
非
常
矛
盾
。
他

既
提
倡
國
學
，
又
介
紹
歐
美
文
學
；
既
對
白
話
文
持
有
異
議
，
又

做
白
話
詩
。
他
要
﹁重
建
我
們
民
族
的
自
尊
﹂
，
聲
稱
﹁昌
明
國

粹
﹂
，
弘
揚
中
國
優
秀
的
傳
統
文
化
，
又
常
常
以
中
國
的
白
璧
德

自
居
，
不
遺
餘
力
地
宣
傳
新
人
文
主
義
。

說
吳
宓
在
清
華
最
笨
，
不
知
是
說
者
輕
狂
，
還
是
緣
於
吳
宓
自
己
的
勤
奮
。

在
清
華
教
書
，
吳
宓
常
﹁在
室
外
晨
曦
微
露
中
，
出
其
昨
夜
撰
寫
各
條
，
反
覆
循

誦
，
俟
諸
人
盡
起
，
始
重
返
室
中
。
﹂
因
此
，
吳
宓
一
生
﹁文
博
古
今
，
學
貫
中

西
﹂
，
成
為
國
內
國
際
享
有
盛
譽
的
學
者
。

吳
宓
著
書
頗
豐
，
有
《
吳
宓
詩
集
》
、
《
文
學
與
人
生
》
、
《
吳
宓
日
記
》

、
《
吳
宓
詩
文
集
》
和
《
空
軒
詩
話
》
傳
世
。

誰都知道 「狗咬
人」不是新聞，可發
生在日日見面的鄰里
之間，也算件事。那
天下班回家，一進大
堂，從未打過招呼的

男鄰居對我說： 「你知道嗎，狗咬傷人
啦！警察和白車都來過了。」 「幾樓的
狗呀？」 「七樓。」七樓只有何女士家
養了頭迷你貴婦狗 「芝芝」，剛半歲的
小型狗，怎麼可能鬧到咬傷人，召救護
車送院，還驚動警察？

晚上，遇到何女士： 「你家的狗咬
傷人了？」 「不是咬傷人。我抱住芝芝
進電梯，同 lift 的那個女士怕狗，躲來躲
去，撞疼了芝芝，芝芝受了驚，抬起腳
爪抓了她一下。那個人就說芝芝咬傷了
她，不能上班了。她公司說，要醫院出
證明才可以請假。」我明白了，跟着就
是報警啦，救護車上醫院 「搶救」啦，
報告漁農處啦，連串動作發生了。

第二天，我又遇到何女士。何女士
說，醫生檢查之後的結論是 「沒有被狗
咬傷的痕跡」，那人也承認狗沒有咬她
，不過想以此為理由不上班，沒想到公
司較真，要醫生證明。漁農處也派人上
門檢查，發現芝芝是身長不足一尺的迷
你狗，也笑言，這樣的玩具狗怎麼可能
咬得人不能上班呀。不過，不管怎麼說
，關芝芝七天禁閉，不准上街。

又過了兩天，電梯裡貼出一張管理
處的告示，提醒養狗的住戶要約束狗仔
行為。告示敘述 「狗傷人」經過，言辭
還算客觀：手抱的狗呀，有的狗仔活潑

好動呀，有人不熟悉狗的習性呀……我在電梯裡遇見何女
士的女兒，她見我留意地看着告示的措辭，忿忿不平地說
，我要打電話去管理處澄清，告示說狗傷人是錯的，漁農
處檢查過也說不可能。同lift還有個女人，聽到我倆的對
話，義憤填膺地說： 「你的狗咬了人，還有大條道理？那
天我也在電梯裡，我非常驚慌害怕。我親眼看見你的狗把
那人的衣服撕爛，衣袖都掉下來了！還說沒事？」哦？撕
爛了衣服？怎麼又出來個新版本？

何女士的女兒雖然年方二十出頭，卻是個牙尖嘴利的
丫頭： 「今天大家都請假，不要上班了。」為什麼？ 「一
起去報警呀，搞清楚這件事的真相，或者是還你一個公道
，要不就還我一個公道！」女人知道碰到個厲害姑娘，不
出聲了。何女士的女兒說，那人身穿酒樓侍應卡其布的制
服，芝芝這麼小的狗，根本沒可能撕爛這麼結實的衣服。

小小一個 「狗仔咬人」事件，在才一百多戶人家的大
樓裡，短短幾天，竟然演繹出這麼多個版本來。推及到社
會層面，又有多少像 「狗仔咬人」事件一樣，似乎很簡單
、很清晰的事情，越是想知道真相，越是多方深入了解，
就會發現更多撲朔迷離的不同版本，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
結論。即使是聲明親眼所見，親身經歷，基於各人的立場
和角度，或者動機和目的不同，也會演繹出完全不同的故
事。 「眼見為實」都不一定可靠，真相到底有嗎？

有的，它在你心中。

因為想鍛煉一
下英語能力，我在
一家國際交友網站
註了冊。沒多久，
MSN 上就有了許
多不同國籍的朋友

，其中大多是在中國的外國人。
伊斯梅爾是前幾天剛剛出現在我

MSN 上的，資料顯示他今年三十八
歲，來自巴格達，在本市一所大學做
礦物學研究……

「我非常喜歡中國，也非常喜歡
中國人……」第一次聊天，他就開門
見山地說。可以理解，中國是少數幾
個對他們國家一直非常友好的大國。

聊了一會兒，他就提出一項請求
，問我能不能帶他去看牙醫。學校放
寒假了，他的牙病正好犯了，又一句
中文也不會。

我有些遲疑，畢竟彼此很陌生，
不過印象中伊斯蘭教國家戒律很多，
似乎被侵犯的風險不大，於是答應
了。

「星期五上午怎麼樣？」我說。
「能不能在中午十一點前看完病

？因為我每個星期五的十一點要去做
禱告……」伊斯梅爾說。

本地的口腔醫院很有名，排隊都
得半天，當然很難保證這麼早就看完
病。猶豫了一會兒，我決定星期四請
假帶他去。

在網上查了資料，發現伊拉克人
喜歡遲到，還覺得這是一種風度，於
是很擔心會苦等半天，好在伊斯梅爾
很準時，九點準時出現在了校門口。

伊斯梅爾看來並不是很富裕，坐
公共汽車去口腔醫院得轉兩次車，頗費周折，難怪
他需要人帶路。上第一趟車他投幣，換第二趟車，
我搶先刷了卡。

「Why？」看到我刷了卡，他很驚訝，吃驚地
望着我。

後來，他對我解釋，男人付錢在伊拉克是個很
重要的問題，女人替自己付錢很難堪。這點以前我
還不知道，也沒有見什麼文章談及過。

到了口腔醫院，我有些擔心，這家醫院收費比
較貴，遇到外國人怕是要狠狠敲一下。果然醫生粗
略看了一下之後，說大約要一千多，我看了看伊斯
梅爾，他臉色一變，好像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他的
預計。

「他是哪國人？」年輕醫生悄悄用中文問我。
「伊拉克。」我說。
「哦」醫生點了點頭，然後用英語告訴伊斯梅

爾，用樹脂填充也可以修補，只需要八十五元，另
外拍片十五元。

那一刻，我覺得這個醫生非常可敬，雖然我不
知道他醫術怎麼樣。起碼他有醫者的善心，知道同
情一個經歷苦難國家的人民。

出了醫院，我怕伊斯梅爾記不住轉車的車站，
一直送他到可以直達學校的那個車站。臨別時他十
分感謝，一連說了許多聲 「Thank you very much
」。

兩個月後，伊斯梅爾就要回國了，相信他以後
在伊拉克見到需要幫助的中國人，也會熱心地伸
出援手。

江
蘇
南
京
人
盧
冀
野(

一
九
○
五
至
一
九
五
一)

原
名
盧

正
紳
，
他
常
用
的
筆
名
還
有
盧
前
，
一
九
二
六
年
東
南
大
學
畢

業
後
，
曾
歷
任
金
陵
大
學
、
河
南
大
學
、
中
央
大
學
及
暨
南
大

學
教
授
。
又
曾
任
福
建
國
立
音
樂
專
科
學
校
校
長
，
《
中
華
樂

府
》
、
《
草
書
月
刊
》
及
《
南
京
小
志
》
編
輯
，
通
志
館
館
長

。
盧
前
多
才
多
藝
，
號
稱
﹁江
南
才
子
﹂
，
其
實
盧
冀
野
最
專

業
的
是
﹁戲
曲
﹂
研
究
，
著
有
《
南
北
曲
溯
源
》
、
《
中
國
散

曲
概
論
》
、
《
中
國
戲
劇
概
論
》
和《
明
清
戲
曲
史
》等
書
。

盧
冀
野
除
了
專
研
戲
曲
，
年
輕
時
也
熱
心
創
作
，
出
過
詩
集
《
春
雨
》
、
《
綠

帘
》
，
散
文
集
《
炮
火
中
流
亡
記
》
、
《
冶
城
話
舊
》
、
《
冀
野
選
集
》
和
唯
一
的

小
說
集
《
三
絃
》
。

《
三
絃
》
（
上
海
泰
東
書
局
，
一
九
二
七
）
是
三
十
二
開
的
毛
邊
本
，
薄
薄
的

只
有
一
百
頁
，
每
頁
排
得
疏
疏
落
落
的
，
全
書
僅
約
二
萬
字
，
收
《
金
馬
》
、
《T

與R

》
和
《
落
花
時
節
》
等
三
個
短
篇
。
盧
冀
野
在
書
前
的
《
三
絃
小
引
》
中
說
：

在
這
薄
薄
一
本
小
冊
子
中
，
便
葬
着
我
昔
年
的
遺
骸
…
…
我
這
顆
脆
弱
的
心
，
好
像

一
架
三
絃
，
彈
出
三
種
不
同
的
調
子
。

《
三
絃
》
中
的
三
個
戀
愛
故
事
，
談
不
上
有
什
麼
很
大
的
文
學
價
值
，
只
是
盧

冀
野
年
輕
時
一
些
玫
瑰
色
的
舊
夢
，
足
供
個
人
的
回
憶
與
唏
噓
而
已
。

《圍城》中有一段描寫方鴻漸去
韓學愈家做客，韓學愈夫婦吃飯前學
基督徒默念，感謝上帝賜飯給他們吃
。於是方鴻漸在內心感嘆，中國人沒
有什麼神可以拿來感激一下。

與信基督教的西方人和信伊斯蘭
教的阿拉伯人相比，絕大多數中國人似乎沒有什麼堅定的
宗教信仰。可是要說我們沒有神，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
中國人的神數量之多足以申報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到玉皇
大帝，小到門神、灶神，甚至連污穢之地的廁所也有廁神
，也許因為神太多，反而不知道應該拜哪個了。

國人凡事喜歡排名次，神之中誰最大？世俗百姓一般
認為是玉皇大帝。然而給玉帝燒香的人顯然遠不及佛祖和
諸位菩薩的信徒多，究其原因，或許因為他老人家沒有留
下什麼著作，人們不了解其思想。另外他總管諸神，不負
責具體某項事物，反而成了什麼都不管。中國人務實，不
求你就不會去拜你了。

玉皇大帝是道教體系的神，原本道教最高神是老子。
到了唐朝，李姓皇帝和老子攀親，認其為祖宗，由此老子
的地位更是一度登峰造極。然而凡事福禍相依，到了宋朝
，皇帝換成姓趙的了，於是老子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第三
，玉皇大帝脫穎而出。宋真宗對人說他夢見了神人，神人
告訴他，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是接受了玉皇大帝的天書，
按照天命接管天下的……於是宋真宗封玉皇大帝為 「太上
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到道玉皇大帝」，之後宋朝皇帝又屢
次給玉帝加封，終於使得玉帝成為了No.1。而趙家黃袍加
身篡奪孤兒寡母的政權，也順理成章有了合理的 「最終解
釋」。

有一點許多人不太理解，玉皇大帝的 「玉」是什麼意
思？有人解釋，早期方士以為食玉就能成仙，所以玉皇大
帝就姓玉了。

官方造神可以運用國家機器，確保其權威性。民間造
神往往要依託現成的權威人物，挾名人以自重，比如關羽
就不少群體作為他們的神，甚至出現了山寨版。明清時期

縱慾之風盛行，士人喜歡逛妓院，許多都市一片繁榮娼盛
。那時妓院裡開始供奉白眉神，乍一看就是關羽，仔細看
才會發現微小的差異，白眉神 「眉白眼赤」，其他完全克
隆關公。相傳那時妓女第一次接客，一定要和嫖客一起拜
這位 「山寨關公」。而一般妓女平日拜白眉神，是為了讓
自己對嫖客的吸引力得到增加。

廁神按說是級別最低的神，民間稱為 「紫姑」。紫姑
傳說是一位被大老婆欺負、死於廁所的小妾。中國百姓大
多善良，便藉天帝之口任命她為 「廁神」。

按字面理解，廁神頂多可以保佑大家不得痔瘡或者前
列腺炎，可是演變來演變去，廁神神通廣大起來，竟然可
以預測凶吉，可以保佑未婚少女嫁個優質老公，甚至可以
用於求財……可見國人務實精神無所不在，任何神最終難
免具有高度實用性，繼而跑題與其他神職能重合，最後變
得形象模糊。

物以稀為貴，這點在拜神方面也是如此。我們的神太
多，結果吃飯時便不知道該念叨誰了。

春晝漸長，日前閒翻南宋郭茂倩編的
《樂府詩集》，無意中讀到南齊錢塘（今
杭州）名妓蘇小小的一首詩：

妾乘油璧車，郎騎青驄馬。
何處結同心？西泠松柏下。

於是心底便自然而然地湧現一個充滿傳奇
而淒美的故事。

這位因為長得嬌娜可愛，所以取名小小的南齊歌壇和詩
壇雙棲的明星，出身於官宦之家，祖上是東晉官員，到十五
歲時，不幸父母雙亡，與她相依為命的是賈姨，小小的乳母
。既無兄姐又乏弟妹的蘇小小只得變賣家產，和賈姨遷居錢
塘城西的西泠橋畔。由於蘇小小與阮、鮑兩人的聚合離散，
故事淒艷，西泠橋便成了杭州 「三大情橋」之一。

有一年初春時節，我去杭州開會，利用會議的間隙，我
特地去西泠橋邊憑弔蘇墓。那天，煙雨淒迷的江南，芳草如
茵，西泠橋落寞地浸漫在細雨霏霏中，微雲輕捲處，草葉黏
天。橋下流水淙淙，激起層層碎玉。我喜歡這樣的季節，獨
自在江南行走。那墓塋中的美人，早已 「娥眉絕世不可尋」
，可是她傳奇般的故事，使我思緒一下子隨着時光倒轉：一
位嬌小玲瓏、美目盼兮的女子，倚樓望斷天涯，滿目惆悵般
的一股淺愁，嬌羞中帶一絲怯意，婉約中含一份韻致，溫情
脈脈的眼波，有無限心事曲曲傳出，可是無人會意，無可言
說……

驀地，恍惚中竟然耳畔響起鄭愁予的歌： 「我打江南走
過／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東風不來／三月的
柳絮不飛／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錯誤》）

但，錯誤的不是鄭愁予的歌，而是造物者的播弄，於是
今天的江南，還留下一片愁雲，停駐在西泠橋畔的上空……

本來，蘇小小幼年時父母愛若掌上明珠，詩詞歌賦受到
很好熏陶，平日信口吐辭，皆成佳句，名重一方，公卿貴族
皆奔走門下。蘇小小活潑開朗，但有時沉靜寡言，多元的性
格使對她接觸不多的人，人言言殊。她詩、歌兼擅，色藝雙
絕，常在自己的小樓裡以詩會友，歌樂相伴，所以車來車往
，成了錢塘一帶大名鼎鼎的詩妓兼歌妓。

有一天，上江觀察使孟浪公幹到錢塘，久仰蘇小小芳名
，孟大人擺官架子，請她過府獻藝。催了幾次，蘇小小才來
，孟大人來氣了，指着庭外一樹梅花讓蘇小小當場作詩。蘇
小小想也沒多想，就隨口吟了出來：

梅花雖傲骨，怎敢敵春寒？
若更分紅白，還須青眼看。
小小的詩意在言外，不亢不卑，綿裡藏針，孟浪聽了，

連連點頭，讚她才貌出眾，名不虛傳。
一次，小小在西湖邊閒步，遇見了美少年阮郁，彼此一

見鍾情。幾天後，小阮來訪小小，小小讓賈姨酒飯相待，美
人相陪，小阮吃得六神無主，七葷八素，晚上兩人同榻而眠
，一回生，兩回熟，把個賈姨晾在一邊。從此，兩人遊山玩
水，形影不離。大門上掛了塊牌子，寫着 「家有要事，停業
一周」。後來有好事者告知阮父，阮父知道兒子在外與歌妓
鬼混在一起，氣得鬍子都翹了（差點翹了辮子）。盛怒之下
，派出家丁強拉兒子回家，禁閉在書房裡，每日寫檢討書、
悔過書、保證書。小小終日望君君不至，她一邊沉吟在詩意
化的文字中打發日子，一邊又在詩意化的花晨月夕中撫摸愛

情的傷痛，每日倚看水光幻滅，雲霓飄逸，閑看庭中花落，
靜聽門前流水，兀自溫習纏綿悱惻的心情……終於相思成病
。過了好些日子，她才慢慢接受了這個現實，於是又恢復了
車馬盈門的生活。

一個秋日，小小在湖邊遇見了一個貌似阮郁的落魄書生
。此人名叫鮑仁，因為盤纏不夠，沒法去趕考。小小看着那
後生順眼，資助了這窮書生。真是紅顏薄命，第二年小小就
病逝了，還不到二十歲。彌留之際，留下遺言： 「生於西泠
，死於西泠，埋骨於西泠，庶不負小小山水之癖。」其言甚
哀，其情可憫！賈姨不負所託，將她葬於西泠橋畔。

說來也巧，此時鮑仁已金榜題名，出任滑州刺史，為感
念蘇小小贈金之恩，赴任時特意趕到蘇家來當面道謝，不料
正趕上葬禮。鮑仁撫棺大哭，親筆為她寫了 「錢塘蘇小小之
墓」 的墓碑，另建亭曰 「慕才亭」。亭上刻滿了人們憑弔的
楹聯，影響最大傳誦最廣的據說是徐蘭修的一聯：

湖山此地曾埋玉 花月其人可鑄金
後人憑弔蘇小小的詩很多，李賀、白居易、袁枚等都在

詩文中提到過，可見她的影響力。我想，名妓至今仍為人所
津津樂道的，不僅是因為色藝雙絕，更多的是因為她們都有
香艷的傳奇故事，由此生發出一齣齣淒美的愛情故事──雖
然有的愛情故事帶有一定的傷痕。但畢竟淒美也是美！

因為錢塘有了蘇小小，西泠橋和斷橋、長橋一起被人們
稱為西湖 「三大情橋」。不過，與斷橋、長橋相比，西泠橋
少了幾分圓滿，多了一種冷落，因為斷橋的白素貞和許仙，
長橋的祝英台與梁山伯，他們都有一種相守和承諾，拜開山
伯墓，哭倒雷峰塔後，他們還有重聚的一天。惟有西泠橋是
孤獨的愛情，只屬於蘇小小一個人。幾年前，杭州組織重修
了蘇小小墓，順帶還把附近武松的墓也一起重建。這樣，武
二郎和蘇小小──英雄美人一起入住新居，倒也挺有人情味
的。

重讀《樂府詩集》中那首蘇小小的詩，我心底湧起的大
朵思緒凝結為八個字：美人已遠，餘音永存！

一
些
年
來
，
翻
閱
樂
史
資
料
，
發
現
了
一
樁
離
奇
的
公
案
。

﹁二
十
五
史
﹂
中
的
《
魏
書
》
，
是
後
魏
之
後
北
齊
人
魏
收
撰
寫
的
。

當
然
，
《
魏
書
》
是
寫
南
北
朝
時
期
北
魏
併
東
魏
西
魏
及
其
以
前
的
那
些
事

兒
的
。
就
算
是
北
齊
人
魏
收
撰
寫
的
時
候
，
無
意
中
涉
及
到
了
他
的
同
代
，

至
晚
也
只
能
夠
是
北
齊
的
，
不
會
出
現
北
齊
以
降
的
。
唯
物
主
義
不
信
神
，

先
人
不
會
說
後
人
。

真
是
怪
哉
！
北
齊
人
魏
收
撰
寫
的
《
魏
書
》
，
卻
出
現
了
﹁明
朝
的
那

些
事
兒
﹂
！
《
魏
書
‧
樂
志
》
有
這
樣
的
一
段
記
載
：

先
是
，
有
陳
仲
儒
者
自
江
南
歸
國
，
頗
閑
樂
事
。
請
依
京
房
，
立
準
以

調
八
音
。
神
龜
二
年
夏
，
有
司
問
狀
。
仲
儒
言
：

前
被
符
，
問
：
﹁京
房
準
定
六
十
律
，
後
雖
有
器
存
，
曉
知
者
少
。
至

熹
平
末
，
張
光
等
猶
不
能
定
弦
之
急
緩
聲
之
清
濁
。
仲
儒
受
自
何
師
，
出
何

典
籍
而
云
能
曉
？
﹂
但
仲
儒
在
江
左
之
日
，
頗
愛
琴
，
又
嘗
覽
司
馬
彪
所
撰

《
續
漢
書
》
，
見
京
房
準
術
，
成
數
…
…
（
引
者
註
：
中
間
文
字
略
錄
，
以

此
省
略
號
代
之
）
仲
儒
以
調
和
樂
器
，
文
飾
五
聲
，
非
準
不
妙
。
如
若
嚴
嵩

父
子
，
心
賞
清
濁
，
是
則
為
難
。
若
依
案
見
尺
作
準
，
調

（
﹁調
﹂
應
為
﹁定
﹂

—
筆
者
）
弦
緩
急
聲
（
此
處

﹁聲
﹂
為
筆
者
加
）
清
濁
，
可
以
意
推
耳
。

（
本
段
話
約
九
百
字
，
見
中
華
書
局
版
標
點
本
﹁二

十
五
史
﹂
《
魏
書
．
樂
志
》
）

這
段
話
，
大
意
是
：
依
照
西
漢
京
房
所
制
訂
的
六
十

律
，
可
以
推
演
出
精
確
的
音
階
音
準
和
創
造
出
豐
富
的
音

樂
藝
術
。
而
像
明
朝
奸
臣
嚴
嵩
嚴
世
蕃
父
子
那
樣
卑
微
的

小
人
，
是
領
略
不
到
音
樂
真
髓
的
。

大
家
看
，
黑
字
白
紙
，
清
清
楚
楚
，
《
魏
書
樂
志
》

寫
明
朝
！

更
有
趣
的
事
情
，
還
在
後
頭
。

中
國
的
另
一
部
權
威
正
史
《
通
典
》
，
是
唐
朝
人
杜

佑
編
撰
的
。
中
華
書
局
標
點
本
《
通
典
．
樂
三
》
中
也
有

這
段
話
。
除
了
個
別
的
杜
佑
需
要
諱
的
字
之
外
，
其
他
相

同
，
也
清
楚
地
寫
着
﹁如
若
嚴
嵩
父
子
，
心
賞
清
濁
，
是

則
為
難
﹂
這
句
話
。
杜
佑
編
撰
的

《
通
典
》
中
出
現
了
這
段
話
，
並
未

註
明
是
從
《
魏
書
》
而
來
。
只
是
中

華
書
局
在
校
勘
說
明
中
，
有

﹁
據

《
魏
書
樂
志
》
﹂
字
樣
，
從
而
可
以

看
到
《
通
典
》
中
這
段
話
和
《
魏
書

》
關
係
的
蛛
絲
馬
迹
。
這
也
就
是
說

，
唐
人
論
樂
罵
明
人
！

說
到
這
裡
，
肯
定
有
人
會
問
：
《
魏
書
》
和
《
通
典

》
，
並
沒
有
註
明
﹁嚴
嵩
父
子
﹂
就
是
明
朝
的
嚴
嵩
和
嚴

世
蕃
，
你
怎
麼
肯
定
﹁嚴
嵩
父
子
﹂
就
是
明
朝
的
嚴
嵩
和

嚴
世
蕃
呢
？

我
的
依
據
為
：

一
，
既
然
兩
部
權
威
正
史
都
引
用
了
﹁嚴
嵩
﹂
這
個

人
名
，
那
麼
，
可
以
肯
定
，
﹁嚴
嵩
﹂
必
然
是
當
時
的
一

位
名
人
，
查
遍
《
二
十
五
史
紀
傳
人
名
索
引
》
、
《
中
國

歷
史
大
辭
典
》
以
及
《
中
國
人
名
大
辭
典
》
等
等
大
型
工

具
書
，
在
後
魏
和
唐
朝
當
朝
及
其
以
前
，
均
無
﹁嚴
嵩
﹂

其
人
名
。
以
降
，
也
只
有
明
朝
的
﹁嚴
嵩
﹂
其
人
名
。

二
，
就
算
是
北
齊
和
唐
朝
及
其
以
前
有
﹁嚴
嵩
﹂
其

人
而
未
被
上
述
歷
史
人
名
工
具
書
列
入
吧
！
那
麼
，
其
時

﹁嚴
嵩
父
子
﹂
同
為
名
人
者
，
更
是
未
見
。
也
就
是
說
，

和
明
朝
的
嚴
嵩
嚴
世
蕃
父
子
一
樣
同
為
名
人
的
概
率
，
可

以
模
糊
為
零
。

三
，
北
齊
和
唐
朝
及
其
以
前
的
人
，
不
僅
﹁嚴
嵩
父
子
﹂
和
明
朝
的

﹁嚴
嵩
父
子
﹂
一
樣
父
子
名
人
，
而
且
，
前
﹁嚴
嵩
父
子
﹂
和
後
﹁嚴
嵩
父

子
﹂
同
樣
是
父
子
反
面
名
人
，
這
種
概
率
，
是
絕
對
沒
有
的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
魏
書
》
和
《
通
典
》
所
顯
示
的
﹁嚴
嵩
父
子
﹂
不

是
明
朝
的
嚴
嵩
和
嚴
世
蕃
，
就
需
要
越
過
上
述
的
三
道
關
口
。
結
果
是
：
通

不
過
，
不
可
能
通
過
。

因
此
說
，
北
齊
人
撰
寫
的
《
魏
書
》
和
唐
朝
人
編
撰
的
《
通
典
》
，
很

可
能
是
前
人
論
樂
說
後
人
。
而
這
些
，
絕
對
是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的
一
樁
離
奇

的
公
案
。
我
曾
就
此
請
教
過
一
位
著
名
的
歷
史
學
家
。
我
提
出
這
是
一
樁
公

案
，
他
也
很
驚
奇
。
我
一
直
等
到
他
逝
世
，
也
未
見
到
他
得
出
答
案
。

能
否
有
人
作
出
解
答
？

「笨人」 吳宓 西遇塵盧
冀
野
彈
的
《
三
絃
》

許
定
銘

狗
仔
咬
人
事
件
簿

麗

北

西泠橋畔蘇小小 魏泉琪

我
們
的
神
顧

捷

史上公案：《魏書樂志》寫明朝
孫煥英

陪
伊
拉
克
友
人
看
牙
醫

陳

璟

滬
上
櫻
花

（
攝
影
）
金
一
平


